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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一回第六十一回  山中習靜觀朝槿山中習靜觀朝槿

　　黑金剛打個手勢，大家不約而同把椅子拉過來，團坐在普拉格拉對面。格瑞達當然坐在正中央，睜著一雙水汪汪的眸子，就像

個痴心的歌迷，好不容易面對心目中的偶像，正打算獻出一切。　　普拉格拉不再推卻，這該是他生平最賞心悅目的講演，恨不得

把肚子裡的「真絲」傾吐一盡。其實天下並不是哥白尼、牛頓和愛因斯坦之輩太少，而是具有天然磁力的學生不多，以至於瑰寶深

埋，真理蒙塵。

　　普拉格拉只看得見一個聽眾，問格瑞達：「妳知道什麼叫量子吧？」

　　格瑞達已經醉了，她眼中閃著渴望的淚光，有如沉醉在幸福裡的孺子，半仰著頭，羞赧地搖了搖頭。

　　普拉格拉想了一想，又說：「電子呢？」格瑞達展眼舒眉，點點頭。他得意了，終於找到交集了，磁力就是這樣開始的：「其

實，電子就是能量集中、穩定的量子。簡單一點說，假定有一鍋麥片粥，如果妳沖了很多水，粥就變稀了，那是麥的澱粉在擴散，

麥片也一點一點的溶解，懂不懂？」格瑞達微微一笑，連連點頭。

　　千金難買一笑，這裡普拉格拉正挖空心思，黑金剛卻等不及了，他只想知道磁通子是什麼，如何下手破壞，便問：「請問博

士，這與磁通子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瞪了黑金剛一眼，不耐煩的說：「當然有關係，你聽下去就懂了。」他回過頭，仍舊對著格瑞達說：「當水少時，鍋

裡的麥片粥就很稠，水多，粥就稀，對吧！不論粥是稠是稀，我們可以稱之為『麥片粥場』。假如我們換個題材，比如說宇宙的能

量，那也是一樣的，整個宇宙是個『能場』，用力來看叫『磁場』，電就叫『電場』……」
　　格瑞達高興地說：「我懂了，賣東西就叫市場，比賽足球的叫足球場。」

　　黑金剛提醒她：「妓女是人肉場，交戰是流血場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耐心地說：「噢！差不太多，總之，場的範圍越大，場效就越低。場的能量和其距離平方成反比……」
　　格瑞達不願意，問：「為什麼要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呢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問得好！當妳和妳愛人相處時，是不是越近力量越大，相距很遠時，因為點擴大成體，情愛的力量就越來越

小？」

　　格瑞達嘴一撇，說：「才不是，當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，越遠想得越深！」她這一反駁，惹得全場哈哈大笑。

　　黑金剛忍不住了，說：「格瑞達！別打岔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忙說：「她說得好極了！只是這個場有時間和空間兩個參數，人常把時空分開來看，但是在自然界兩者卻是不能分割

的一體。所以，妳以往的情人，比如說三十年前的，對妳還有吸引力嗎？」

　　格瑞達低下頭去，幽幽地說：「博士，你是過來人嘛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笑著說：「對了，由麥片粥來看，每一粒麥子，它的力是隨時空距離漸漸減少的，所以我們無法定義，從哪裡到哪裡

算一粒麥子。」

　　格瑞達一斂容，說：「我真的懂了，所以科學家只能用『量子』這個名稱，而且量子只有『量』沒有『體』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興奮得臉都紅了：「了不起，妳真是天才！一聽就懂！」

　　格瑞達得到鼓勵，逕下結論：「那磁場的麥子就叫磁子，電場的麥子就叫電子，普拉格拉博士，你說是不是這樣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反而給搞糊塗了，詫道：「什麼磁場的麥子？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麥片粥場有麥子，磁場當然有和麥子一樣的磁子囉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忙說：「也沒有這樣簡單，在宇宙力場中，時空可以視為運動場，而電場與磁場是垂直的，電磁場與運動場也是垂直

的，所以形成了三維的宇宙。正因如此，在三維一體的宇宙中，磁在運動場中可以得到電力，電在運動場中也可以得到磁力，而電

場在磁場中得到宇宙能量的運動力。」

　　這下輪到古嚕嚕有興趣了：「照博士的說法，電磁波就是宇宙能量的運動力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正是，只是這是目前科學已知的現象，照排列組合看來，運動場可以在磁場或電場中產生另一種力，磁場也可

以在電場中產生另一種力……」
　　古嚕嚕打斷他：「磁通線是磁場的軌跡，所以磁在電場中可以產生磁通量子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大驚，瞅著古嚕嚕突然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　　古嚕嚕知道失言了，只好自我解嘲說：「我是印度人，我在猜謎，既然麥片粥在鍋場中有麥片量子，磁在電鍋中當然可以煮出

磁通量子。」

　　這一番話惹來全場哄堂大笑，普拉格拉想想也覺得可笑，但還是起了戒心，正要說話，卻見格瑞達站起來，柳腰一擺，指著古

嚕嚕說：「你這瘦皮猴！不去照照鏡子！憑你！猜什麼謎？連你老婆肚子場中有幾個兒量子都不知道！」全場更是歡聲雷動。

　　格瑞達轉身對普拉格拉說：「博士，不要理他，他平時就喜歡胡說，老是唬我們，說太陽是繞著他轉的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面前衝起一團火山，一時血脈賁張，什麼都忘了，也笑著說：「妳才是太陽呀！他是想妳繞著他轉。」

　　格瑞達臉紅了，軟綿綿地說：「我呀！我只繞著磁通子轉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重新打起精神，想了想，說：「這是科學，不是玩笑，偶而輕鬆一下無妨。我們先放下這些理論不談，事實上我們已

經做到了。」

　　黑金剛問：「做到了什麼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建立超大磁場。」

　　黑金剛問：「做什麼用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做什麼用？用處太多了，比如……」他腦筋突然一片空白，瞄了格瑞達一眼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　　黑金剛代答道：「博士，我可以想像到，除了將它引爆，傷害無數的生命之外，不可能還有別的用途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無力地說：「為什麼一定要談有什麼用呢？哥白尼提出地動說，當時有什麼用？牛頓的三大力學，在那時又有什麼

用？要知道整個人類文明便是這樣進步的！因為他們，我們才有科學，才有現代化的社會，才有真正的幸福！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看看二十世紀的科學成果吧！是生態破壞！是社會污染！是電腦統治！是虛幻世界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我是科學家！你說的是一些野心份子濫用科技的結果。如果善用它，人類社會才有希望！」

　　黑金剛又說：「科學家不知人間事，技術能量越大，危險性越高！你憑什麼保證你的研究成果不會被野心家利用？」

　　一旁觀察的四法王正要發作，轉而一想，何不藉此瞭解一下普拉格拉真正的心態。他望了黑金剛一眼，繼續保持沉默。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我不做出成績來，別人怎麼知道我是科學家？」

　　黑金剛問：「為什麼一定要別人知道你是科學家呢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因為科學家才能受到別人尊重！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！」

　　古嚕嚕插口說：「博士，你想想吧！像格瑞達這樣如花似玉，濃情勝蜜的佳人，如果把地球毀了，您還能到哪裡去找？」



　　普拉格拉親切地說：「正是這個原因呀！像這樣的絕色美女，舉世只能有一個。如果我不是重要人物，怎麼輪得到我呢？」

　　格瑞達深情款款地望著他，輕輕說：「博士，他們不懂的，吸力就是吸力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頹然坐下，雙手掩面，說：「妳為什麼現在才出現？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這個世界上，天才也難找呀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嘆口氣說：「太晚了，詩人說晚霞是最美的，因為馬上就要消失了！」

　　格瑞達安慰他說：「別那麼悲觀，你的磁通子一定能挽救世界的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！我們正步向毀滅！」

　　格瑞達詫異了，問：「你為什麼這樣說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我們已經建造了能夠毀滅地球的超級磁場！」

　　格瑞達嫣然一笑，說：「博士，你能建，當然就能拆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不可能，在初建的時候，一種無比的成就感讓我們忽略了明明知道的後果。現在建成了，磁場能量之大……」
他看了看黑金剛，那句話確實說到他心嵌裡：「沒錯！除了引爆，導致大量生命損失之外，別無他用。」

　　人人屏息以待，他忖量了一下，又說：「但是理論上可以與時空動場係數交換，用負時空場中和！或許還……」
　　格瑞達問：「怎麼和負時空場中和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如果用科幻小說的講法，或許可以說是超時空旅行吧！」

　　格瑞達興奮地說：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拼命搖頭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他兩手撐著低垂的頭，沉默了很久。最後抬頭說：「其實剛才那位先生說得對，科學進

步得太快了，我們對很多事情還沒有瞭解清楚，就大肆濫用。像個不懂人事的孩童，手上捧著原子彈，隨時可能導致人類的悲劇。

荒唐的是，科學家還戴著桂冠，還美其名為自由意志！結果是自取滅亡！」

　　格瑞達說：「如果時光倒流，我們可以把今天的經驗告訴前人，不是可以避免這些可怕的後果嗎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說：「也沒有那麼簡單，首先是限於人的無知與短視，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，又有誰相信呢？

　　「曾經有個老祖母假說，是說有個人因為老祖母的溺愛，行為不端，成了殺人犯。後來科學發達，有了時空旅行機器，便用他

來做實驗。他通過時空旅行機，回到了老祖母年輕的時代，把她殺死了。

　　「結果是他祖母沒有結婚就死了，所以他父親也不可能出生，他自己也根本不存在。問題是，他怎麼可能殺人，又怎麼回到過

去？」

　　眾人心情都感到無比的沉重。

　　良久，黑金剛問：「那你們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　　普拉格拉苦笑道：「你是說我們吧？老實說，我不知道。」

　　四法王突然大聲喝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，原來都是你從中作梗！怪不得一拖再拖，你還騙我們，老說能量不夠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也被激怒了，說：「我沒騙你們！是法王說要翻轉地函，我說能量不夠！我只是不懂，你哥哥口口聲聲要復國，如果

把地球毀了，還復什麼國？」

　　四法王哼了一聲，回道：「你懂什麼？我們的國度在天堂！我們的主在考驗我們的信心，地球毀滅了，我們才能上天堂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原來如此！那我不是來陪你們送死的嗎？」

　　就在這劍拔弩張之時，突然一陣陣嚎咷之聲自南區傳來。四法王心神一驚，立說：「是杏姑！」

　　普拉格拉也是神色陡變，立時換了一副面貌：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　　自從在湖畔見到普拉格拉，回來後杏姑心緒極不穩定。桃姑對這位小妹疼愛得無微不至，她以為四法王的事已成定局，心情大

為寬暢，便安慰道：「小妹，我已經死心塌地，今生是跟定他了。老實說，阿米哈米人品不壞，我們一起伺候他，彼此也有個照

應，妳就別胡思亂想了。」

　　杏姑無奈地說：「我們姐妹三人都被他包了，天下哪有這等好事？」

　　桃姑苦笑道：「誰叫我們生來苦命！我和妳二姐不是……」
　　杏姑打斷她道：「別再說了！我恨男人！」

　　桃姑嘆口氣說：「恨？誰不恨？現在人能長生，連來生再做男人都不可能了。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姐姐，我很煩，現在不談這些好嗎？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不是我喜歡談，阿米哈米天天逼我，要妳表態。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妳告訴他，我對蠱神發過誓，明年才破瓜！」

　　桃姑說：「你以為我沒說過？可是他不信蠱神，沒法子。」

　　這時李姑走進來，對杏姑說：「小妹，妳就可憐我們兩個姐姐吧！這事妳答不答應都由不得妳。再說法王看中了，別人高興還

來不及呢！」

　　杏姑反問道：「這麼說，妳很高興了？」

　　李姑羞紅了臉，說：「這種事要妳自己去品味，反正我也沒閒著，多一個妳，我只有更自由更快活些。」

　　桃姑啐道：「小妹還是閨女，別說這些瞎話！」

　　李姑臉一扳，反駁道：「瞎話？不是我們維護著，她早就被……」
　　杏姑突地站起，厲聲說：「二姐！住口！我不要聽！」

　　李姑也不干示弱，罵道：「不要聽也得聽！妳是什麼三貞九節的烈女？守什麼人的活寡？我們是為妳好，否則讓法王強暴妳，

妳也不能不屈服！」

　　杏姑氣得發抖，顫聲說：「我什麼都不是！誰敢侵犯我，我就跟他同歸於盡！」

　　桃姑深知這個么妹個性剛烈，說到做到。每次談到這件事，姐妹間就大傷和氣。這時見情勢緊繃，便拉著李姑，把她勸出房去

了。

　　杏姑一方面為四法王的事煩惱不已，腦海中不時又浮出普拉格拉的影子。一想到他，一種強烈的感受油然而生，是無比的恐懼

與憎恨，又是莫名的同情與愛憐。但是她搜盡枯腸，就是想不起在哪裡見過他，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奇特的感應。

　　杏姑不願坐困愁城，她步出門外，信馬由韁，又走到湖畔。只見湖邊一株垂柳下坐著兩個少女，她們脫了鞋子，正在踢水嬉

戲。

　　那個東方少女兩腳往水中一踹，向旁邊一位女孩說：「水大！我的腳比妳大！」

　　那女孩一面笑，一面捶著那位東方少女：「也虧妳！想出這些怪名字！」

　　東方少女說：「不！真有其人，是我在右江遇到的幾個流浪兒。他們剛好五個，所以我不打草稿，一個配一個。」

　　另一位笑說：「為什麼妳配火呢？我覺得妳不算火大。」

　　東方少女笑了，說：「我蠻喜歡火大的，有次他為了保護我，被法王捉去，關在什麼碧水山苑一個山洞裡。後來有位李花姑娘



看中他，把他放了。火大對這事一直耿耿於懷，說要去報恩，結果被師父禁閉三天！」

　　杏姑聽得真切，忙急步向前，說聲：「兩位打擾了！」

　　二位少女回過身來，那位東方少女直打量著杏姑，問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　　杏姑說：「我叫杏花，大家叫我杏姑。」

　　東方少女又看了一會，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難怪！難怪！換了我也要神魂顛倒了！」

　　杏姑被看得不好意思，問：「請問貴姓？」

　　東方少女說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叫衣紅，她叫法蒂瑪。我們有個共同的好朋友，文祥，妳可記得？」

　　杏姑猛吃一驚，心中的沉澱都翻攪起來了，說：「妳說什麼？這個人好耳熟。」

　　衣紅一楞，說：「耳熟？前不久的事，難道妳忘得這樣快？」

　　杏姑苦思冥想，偏生有一層濃霧，從那聲輕雷、那陣青光起，到方才所遭遇的一切，都緊裹著化不開。她只記得家鄉的山水，

那是她根源所在；一個溫馨的夢，是希望所在；再就是四法王，是她痛苦所在；還記得兩個不爭氣的姐姐，是責任所在；另外有一

張娃娃般純潔的小臉，一團青色的黑影，剩下的盡是一團迷霧。她試著推開它，撩開它，她相信迷霧後面才是真正的自己：「我是

誰？我怎麼連自己是誰都忘了！」

　　衣紅想到四法王能施咒語，他一定在杏姑身上動了手腳。果真如此，杏姑只是四法王的傀儡，顯然美人計又落空了。

　　在衣紅的計劃中，利用宗教矛盾，略施小計就能鬧亂這龍宮基地。待食物之計不成，還有一著可以靈活應用的妙棋，那就是杏

姑。她找到法王的別墅，眼見杏姑出來，便把文祥等人支開，打算下局精采的殘棋。

　　現在一看杏姑的模樣，不似作假，衣紅束手無策了。為什麼以往得心應手，今天卻步步荊棘呢？莫非賽諸葛是假，成功失敗全

靠命運之神？

　　法蒂瑪做了多年康東布雷的祭司，信徒們喪魂失魄的場面看太多了。她一見衣紅無言，便親切地對杏姑說：「杏姑，來，坐在

我身邊，我們聊聊。」

　　杏姑依言坐了過去，她從法蒂瑪的眼神中，感染到一股平和溫柔的母愛，那是她多年以來無法忘懷的甘霖。她的記憶漸漸鮮明

了，由母親慈愛的容顏轉到驚怖的神色，自己衣不蔽體，手中緊緊握著一把紅晃晃的尖刀，面前倒著一個人體。

　　時間變模糊了，她眼前又浮現出一抔黃土，母親憔悴的眼神，辛勤的雙手。自己經常躲在濃密的樹叢，看母親十隻手指不斷地

挖掘那土堆，小坑變成大洞，大洞變成深坑，深得有一天她把自己也埋在裡面了。

　　她還記得，在她剛高及桌面的時候，慈愛的父親常抱著姐姐，在她身上又咬又啃的，大家笑得非常開心。不懂事的年齡永遠堆

砌在歡樂中，而歡樂的代價，則是當生理成長後，一種需求的壓力，以及對後果的預感錯綜交織的惶然。

　　人生是怎麼一回事？流不盡的淚水？一代一代延綿不已的痛苦？

　　不！有一道溫暖的清泉，曾經流過她的心田，依稀中，還是因果的延伸，她的生命已經被苦難裝滿了，容不下任何希望。

　　為什麼？為什麼是自己呢？

　　杏姑回憶之門敞開，立刻感到身心交疲，她一坐下來，就不由自主地倒向法蒂瑪懷中。緊接著一股濁氣上升，她再也控制不

住，淚水如湧泉般滾滾而出。

　　法蒂瑪也曾是天涯淪落人，她感同身受，立刻回到了獨木橋畔。普天之下，唯有見識過苦難真面目的人才能體會那種震撼。兩

種迥然不同的父愛，一種遺傳自獸性，一種昇華至神性，人只是夾在其中，或浮或沉。

　　法蒂瑪無需做作，她把杏姑緊緊擁在懷中，一邊輕輕地搖著，一邊哼著一種似歌非歌、似曲非曲的旋律。

　　這就是天籟，來自自然的謳歌，是所有苦難人賴以洗禮的聖曲。

　　人心中無非塊壘處處，平安的歲月就像無痕的秋水，過去了什麼都不會留下。挫折磨練卻刻骨銘心，堆砌出一座座高山峻嶺，

一道道深谷湍流。大自然是生命之母，唯有它能孕育這種情操，撫慰著無助的心靈。

　　衣紅看呆了，她是個強者，腦海中只有攻防、策略、勝利。她們剛剛在史南達手上栽了跟頭，那還可以說是非戰之罪。這時她

還待搜竭枯腸，如何利用文祥的感情，好讓杏姑心服口服，把這海底搞個天翻地覆。沒想到平素乖巧嫻靜的法蒂瑪，只說了幾句客

套話，就讓素昧平生的杏姑山洪暴發！

　　在小丘後面，三位男士也呆住了，一個個不知所措，各有懷想。文祥是五味雜陳，杏姑不記得自己，好極了！應該沒有自己的

責任了！可是她怎麼能夠忘掉這種事？難道自己連這一點分量都沒有？不對！怎麼了？既蒙當局青睞、身負教祖所賦重責，居然這

時節還在私情上打轉？

　　左非右驚的是法蒂瑪，多日相處，深知她柔情似水，卻不知竟有這種魅力。他何嘗不是歷經困阨，何嘗不需要慈母的慰藉。身

邊就有個包容萬有的汪洋，為什麼不開懷傾訴，一吐心中的積鬱？

　　風不懼稟性天成，如同自然界中的木石，他除了謹遵師教，不辭不離之外，萬緣難動於心。但此情此景對他的震撼簡直無可言

喻，他以為自己相當瞭解法蒂瑪，法蒂瑪就是法蒂瑪，一個漂亮的小姑娘，遭遇離奇，人品端正，這就值得他敬佩了。

　　眼下所見，他感到了另一種至大的力量。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師父那和藹的慈容，在慈容下蘊含著無比的威嚴，以及更深一層

所孕育的智慧。這是他所嚮往、努力追求，而且確信不疑的。那麼法蒂瑪所代表的又是什麼？這種感受像水一樣，像風一般，就在

身邊，如果不用心觀看、探索，習慣了就一無所覺。老子說：

　　「上善若水。

　　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　　「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

　　「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

　　如果沒有水，生命從何而生？人是短視的動物，在二十世紀，無止境地浪費水資源，到了新時代，很多良田都變成沙漠。

　　二十世紀人類的思想行為跡近瘋狂，人人循私，事事為己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人就忽視了她的價值！不僅對水，對人也如

此，不論好人壞人，只要功成名就、有權有勢，就是眾口鑠金，萬民景仰的偶像！

　　於是，人世間無視道德倫理，只剩下強權暴力。弱者淪為芻狗，盜賊晉登殿堂。人們張口文明，閉口文化，其實只是時髦的裝

飾，華麗虛偽。科技經濟掛帥，地球上污穢處處，生態蕩然。放眼看去，人不過行屍走肉，醉生夢死！

　　風不懼自命超然，其實只是自我封閉，力求不動於心！這時見到法蒂瑪慈悲的胸懷、安祥的態度，他驀然想起，他最最難忘的

不就是禪師祥和的慈容嗎？只是當他感到那股威嚴、再追求最終智慧時，卻把菩薩低眉給忘懷了！

　　風不懼心中一驚！好險！好險！師父說過，自己總是「不夠徹底」，見葉就不見樹，見樹又不見林，見到智慧，卻不知道「智

慧就是慈悲」！

　　那一邊，衣紅更感染了那股慈愛的力量，淚水本是人類共同的語言，是清洗靈魂的法寶。杏姑一哭，衣紅眼眶就紅了，等杏姑

越哭越傷心，法蒂瑪的淚珠也泫然欲滴。衣紅思前想後，怎麼都克制不住，嘩然一聲，水閘洞開。

　　她原本對杏姑有一種莫名的厭惡，她當然知道是出於嫉妒，但她總能說服自己，情關都過了的人，已經沒有男女之情，既如

此，怎麼還有嫉妒之心？話雖如此，她每聽到杏姑，提到杏姑，想到杏姑，血管中就有一股怒氣，那是什麼原因呢？

　　其實她知道為什麼，只是沒有去想，也不願去想。因為那種感覺很爽，她可以任意螫文祥一下，見他那種無可奈何的德性，她



就像中了獎的孩子，胸中熱血奔放，恨不得手舞足蹈一番。她的理性很強，感性卻一直被壓抑著，難得有這種調劑。所以一有機會

她就無法輕易放過，總要恣興發揮一番。

　　然而發洩完了，心中又是一陣空虛，就像放了氣的皮球，癟癟的渾身沒勁。左非右點過她，那是本能，一種大自然賦與的生命

本能。生命是獨佔的，要將上游各種泉源的流水，一概注入到低窪的小溪來。

　　就算順著生命，小溪也會匯聚成為大河，大河也將溶入汪洋。既然進入汪洋，哪裡還有小溪呢？

　　如果一定要把杏姑排除在「自己」之外，那就會永遠停留在生命泉源的階段。衣紅當然明白，所謂修道就是要瞭解自然的道

理，然後奔向自然，融入自然，而不僅僅是把自己局限在生命的源頭，停滯不前！

　　因此，衣紅的淚水是懺悔的洪流，她發現一連串的成功令她自大，自大令她驕狂，驕狂令她愚迷，愚迷則變成嫉妒！

　　法慧禪師曾傳授「六祖無相懺悔」，一是愚迷，二是憍誑，三是嫉妒。懺者懺其前愆，悔者悔其後過。自己當年信誓旦旦，以

為已經大徹大悟，如今居然禁不住一點考驗，一個杏姑就幾乎毀了她累世的功業！

　　三個女人哭得呼天搶地，聲震四野，整個基地都為之動容。原本靜無一人的湖畔，一時竟然聚集了許多閒雜人等。桃姑、李姑

最先趕到，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。

　　普拉格拉和四法王聞聲也匆匆趕到湖邊。

　　四法王眼尖，在杏姑之側，那不是在巴西遇到的衣紅與法蒂瑪？他立時回頭大喝：「快請大哥！對手混進來了！」

　　衣紅道聲不妙，忙拍拍法蒂瑪，揩乾了眼淚，起身一看，男男女女連文祥在內，竟有十多人佇立圍觀。

　　四法王搶到衣紅面前，冷笑一聲，問：「姑娘別來可好？」

　　衣紅難為情地笑笑：「法王見諒，這位姑娘身世堪憐，就算菩薩也會軟了心腸。」

　　四法王反將一軍，說：「那姑娘就高抬貴手，放了她吧！」

　　杏姑是最好的護身符，哪能輕易放了，衣紅說：「法王愛說笑！我們姐妹倆許久未見，有擾各位了，還請自便吧！」

　　四法王不理她，對杏姑說：「杏姑，快回姐姐身邊去！」

　　杏姑正哭得愜意，喉頭的呻吟按摩了她緊繃的神經，眼眶中汨汨的清流滌盡了淤積的沉垢，而渾身一股溫暖的血脈，令她遁離

了這濁惡的世界、無可奈何的人生。她生平沒有這麼暢快地宣洩過，四法王一出現，天堂頓隱，地獄接踵而至。

　　杏姑掙出法蒂瑪的懷抱，跳將起來，臉色大變，驚問：「我是誰？這些人是誰？」

　　桃姑連忙跑過來，抱著杏姑哭道：「是姐姐不對！小妹，請原諒我！」

　　李姑也撲過來，說：「莫怪大姐！是我說錯了話！」

　　杏姑看看走近的普拉格拉，再看看兩位姐姐，她又糊塗了：「妳們是誰？」

　　四法王急得跌腳，說：「衣紅！你們動了什麼手腳？把她變成這樣？」

　　衣紅叫屈道：「她變成怎樣了？」

　　四法王指著法蒂瑪說：「那一定是妳使了巫術，讓她喪魂失魄。」

　　普拉格拉已走到杏姑面前，他笑瞇瞇地看著杏姑，說：「你們都錯了，她只記得我！」杏姑心中驚懼，立刻躲到桃姑身後。

　　她這一躲，剛好面對湖側的小土丘。無意間眼光一掃，一個熟悉的身影突然浮出雲端，充斥天地，掩蓋了一切。她睜大眼睛看

了又看，天地一片迷濛，突然輕聲說：「是你嗎？你也來了？」說罷，身體一軟，竟然癱倒地上。

　　四法王見普拉格拉越眾而出，本已急上加怒，再見杏姑昏倒，卻沒聽到杏姑輕語的心聲，更是認定普拉格拉搞鬼。先前和杏姑

談判，普拉格拉強行介入，他已經難以忍受。方才在電腦房又聽到普拉格拉那些理論，他更認定這一切都是陰謀。很顯然，普拉格

拉吃裡扒外，處處給他兄弟留難。

　　在磁場控制下，四法王無法施展法力，他毫不遲疑，從腰間抽出一根丈餘長的黑皮鞭，喝聲：「大膽！」抖手就向普拉格拉抽

去。

　　普拉格拉也沒料到杏姑會昏倒，他正打算俯身攙扶杏姑，這皮鞭卻迅若雷電，叭的一聲，結結實實地抽在他的肩背上。

　　人群中又飛出一人，大喝：「四弟住手！」

　　這長鞭是沙漠中的響尾蛇皮製成，堅韌若鋼。普拉格拉挨了一鞭，頓時衣綻肉裂，方自啊喲一聲，立即伏倒就地，痛得爬不起

來。

　　四法王正要抽第二鞭，大法王怒形於色，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「哈米！你壞了我的大事了！」

　　四法王不服，說：「大哥！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！他要搶我的女人！」

　　大法王怒道：「女人！你心中只有女人！除了那根，你還有大腦沒有？」

　　四法王抗聲道：「大哥！我們躲在海底，受別人操縱，難道就有出息了？」

　　大法王勃然變色，用力把四法王往桃姑那邊一推：「你給我住口！你有出息！滾到女人堆裡去！」

　　四法王悻悻然走過去，把昏迷不醒的杏姑由桃姑懷裡拉過來。桃姑好心說：「王爺休息一下，我會照顧小妹的！」

　　四法王叱道：「誰要妳照顧？給我滾開！」

　　這頭桃姑嚇得渾身顫抖，李姑忙過來把姐姐拉開。那邊大法王則扶起普拉格拉，見他背上血流如注，連忙施展法力，手心泛出

一股淡紅血光，堪堪照向普拉格拉身上。

　　突然，一陣青光閃過，一抹青黑影子翻身躍起，在脫離普拉格拉的軀體後，身形陡變，迎風而長，儼然一個兩丈高的巨人。

　　那巨靈暴喝一聲：「豎子狗膽！」

　　大法王驟吃一驚，收了紅光，詫道：「博士！你怎麼了？」

　　巨靈目露凶光，嘿嘿連聲：「什麼博士不博士？我不過暫時借來住住，沒想到你也有這等手段！害得我露了原形！」

　　大法王到底不是泛泛之輩，聞言立刻躍開數步，哼聲道：「何方妖孽？居然騙過了本王的法眼！」

　　巨靈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什麼芝麻法眼？識相的把這座龍宮獻給我，否則本尊一翻臉，立刻將你這片基業化為齏粉。」

　　大法王冷笑道：「只怕未必！」說畢，手一揚，一道紅光已向巨靈頭上擊去。

　　巨靈喝道：「好！本尊被禁錮千載，今天正好試試身手！」他猛然一搖，先分一道青光將四法王與杏姑罩住。同時身體像陀螺

般快速旋轉，一道道青弧光芒，如同慶典中爆發的煙花，直向一干人眾射去。

　　大法王因有特殊設備，在磁場維護下，神通猶在。一見巨靈居然不受磁場影響，足證本領非凡，他神色大變，咄咄連聲，施出

看家本領，直催紅光向巨靈攻去。

　　文祥等人躲在一旁，最初一直不敢露面。等到情勢驟變，他們剛剛現身，杏姑的眼光已直射過來。文祥心神一顫，左非右知道

不妙，立刻向風不懼示意，聯手將文祥拖開現場，藏在山石之下。這時文祥力疲神傷，只得任他們擺佈。

　　衣紅與法蒂瑪原在杏姑身後，那巨靈發出的青光不僅罩住了四法王，也成了她們的護身符。光雨襲來，當者立即頭破血流，一

時喊痛之聲震天，狼奔兔走，湖邊一片大亂。

　　大法王發出的紅光雖強，在那青色光雨之下，卻顯得左支右絀。只是巨靈也頗識利害，手掌連摧，青光聚集成束，直向大法王

衝去。

　　四法王被困，急切間只能自保，好在青光並無傷害之意。看看杏姑尚未甦醒，四法王在光團中急呼：「大哥！快放磁通子！」



　　巨靈發現大法王實力不弱，一時間不能取勝。他知道這裡磁場威力強大，這也是他匿身隱跡此處的原因。一聽四法王提醒其

兄，一不作二不休，鋼牙一咬，厲聲道：「磁通子？莫非是剛才我那廬舍胡說八道的一些鬼話麼？」

　　大法王也不答話，立刻收了紅光，向腰間用力一拍。但聞嗤嗤連聲，四下響起唧唧蟲鳴，初時只如曠原的秋夜，尚頗悅耳。誰

知聲音逐漸增強，化為萬億，匯為潮繁，到後來簡直刺耳欲聾。

　　大法王高呼：「大家快把耳朵塞住！」

　　基地中常有演習，不等法王作聲，眾人早已抱頭掩耳。衣紅和左非右等見了也有樣學樣，除了覺得頭皮發麻，全身滾燙之外，

倒還忍耐得住。

　　那巨靈自恃神通，完全沒有將這些所謂的科學技術放在心上。所謂天有天道，魔有魔徑，道法、科技不過是一體的兩面，各有

其適，各得其所。他未逃離天庭前，就已透過各種管道，得知當今天下大勢。顯然電腦城於他不利，一般山野也容易被察覺。只有

幾處海底與地底的化外之境，最適於長期潛藏。

　　電腦勢力越盛，人間反抗的作用力也相對增強。真理教、自覺會和席克人等不過是冰山的一角，其他力量微弱的，或是混跡正

反之間、掙扎在人仙邊緣的失落者，無不聲氣相通、彼此支援。巨靈廣佈眼線，早就將人間世打聽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經過分析判斷，他認為大法王的基地未為電腦當局所知悉，兼以本性屬木，最怕金屬，有了磁場的保護，對他法力的恢復大有

進益。在得知大法王一家的情況後，他就有了決定。綁架若夢雖係一時機緣，但早就是計劃中最佳的方案。

　　當他擄了若夢，還未回巢，就先至碧水山苑的後山，將若夢押入杏姑的靈竅中。能有四法王這號人物替他保護，再也理想不

過。

　　接著他回巢看了看，又到各地安排了一下，就隨著法王的人員潛入海底。他既係靈體，只要知道方位，天上地下來去自如。但

他知道，最理想是找個合適的廬舍，暫且寄身。選來選去，他看中了普拉格拉博士，暫且隱伏其中。

　　沒想到四法王把杏姑也帶來了，更想不到四法王覬覦小姨子，千方百計要弄到手。巨靈的法力神通還未完全復原，大法王無意

中把他逐出普拉格拉的身體。更想不到這唧唧的磁振聲正來自金屬，恰是他的剋星。

　　巨靈感覺到那股震盪漸漸侵蝕他的靈體，不及另作他圖，他大喝一聲：「好！我跟你們拼了！不將此地蕩平，人間是白來一

遭！」說罷，他一拍天靈蓋，猛聽一聲沉悶巨響，由地底深處傳來。那是他勤練多年的次聲波超能大法，專事銷熔各種震波。他這

一拍，巨響甫出，唧唧之聲頓止，四下一片岑寂。眾人只覺得情況太不正常，紛紛揚頭瞠目，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變故。

　　這時大法王被磁振所制，這種震波力量強大，無與倫比。他踉蹌退了兩步，慘叫一聲，口吐鮮血，立時昏倒在地。

　　在此同時，一陣比一陣、一波比一波強大的，由最低頻的振盪，到次低頻的蛻變，轟轟嗡嗡、忽忽隆隆之聲，由遠而近、由深

而淺，從四面八方鋪天蓋地洶洶而來。

　　這種次聲波的低頻，是每百秒、十秒振動一次，對地殼的破壞力量極大。巨靈也是迫不得已，不作此搏命之舉，怕也難逃大法

王磁力線之害。

　　整個基地中，除了眾人所在之地，約有數公頃區域震動較不明顯外，周遭各區的地殼都變得像液體一樣，緩慢而不停地上下波

動。碩大的玄武岩塊紛紛斷裂，緊接著碎石崩飛，殘嶄錯立。有些地方噴出白花花的蒸氣，其去如矢，其量如潮，蔚為奇觀。

　　這湖約有七八公頃，此時湖水竟然沸沸揚揚，蒸氣上騰，浪濤翻滾，不一會雲霧氤氳，水面魚屍飄浮，白花花的激來盪去。

　　更令人怵目驚心的是，百十公尺之外，在頻頻斷裂下落的石塊間，熾熱通紅的地心熔漿從石隙中如湧泉般，夾著薰人欲嘔的硫

黃汨汨而出。

　　一時濃煙密佈，紅光燭天，燥熱難耐。岩塊傾軋激碰，爆炸之聲此起彼落，時有滔天熔漿，轟隆而起，嗒然而落，濺起紅雨陣

陣。

　　近處人們呼兒喊娘，東奔西竄，遠處早被熔漿淹沒，杳無人聲。

　　剎那之間，這寧靜的世外桃源蛻變成無邊煉獄。倖存的人擁擠成堆，驚恐戰慄，惶惶靜待末日的降臨。

　　眼看地殼綻開，大禍即將到臨。

　　「無量壽佛！」但聞一聲宏喝，一陣金光閃過，眼前騷亂立止。驀地一陣清風吹過，大地像鋪了一層冰毯，紅光頓歛，地火盡

熄。

　　半空中飛下五人，第一位是個道者，鬢鬚滿腮，身披百結叫花衣，右手持著麈尾。身後四人一字排開，一個精悍的瘦子，旁邊

一個矮若冬瓜的胖子，另外兩個有若孿生的弱智兒，一個歪著腿，一個瘸著腳，看上去不倫不類。

　　那道者飛到巨靈面前，半懸空中，剛好與巨靈相齊。道者說：「大膽妖孽，貧道錢昆，特奉師命來此除你！你由都天寶籙逃

出，那是昊天一念之仁，給你自新的生機。可惜你惡性難改，挾持了我若夢師妹，那也是她命中該有此劫。你若不再作惡，貧道也

奈你不得，現在你翻動地函，要置千萬生靈於死地，此心難恕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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